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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

———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二

戴庆厦 , 田 静

(中央民族大学 , 北京 , 100081)

摘　要:研究濒危语言的活力 , 有助于认识濒危语言的共时特点及历史演变规律 , 有利于对

其演变趋势作出科学判断。土家语是一种濒危语言 , 其特点主要是语言活力处于逐渐衰退之中 ,

濒临消亡。仙仁乡保留了土家语衰退不同阶段的立体层次 , 从平面上反映了土家语走向濒危的历

史轨迹。濒危语言研究应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本体状态两方面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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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The Vitality of the Endangered Language

———The Second of the Case Studies of Xianren Tujia Ethnic Language

DAI Qing-xia , TIAN Jing

(Central Universi ty of the Nationalities , Beijing , 100081 , China)

Abstract:Study of the vitali ty of the endangered language w ill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

language' s synchr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historical change , and help to make scientific judg-
ment on its evolutionary tendency .Tujia dialect becomes an endangered language because its vitali ty is

declining.The dialect of Xianren village retains the t races of the declination of the Tujia ethnic lan-

guage at different periods.Studies on this endangered language must be conducted f rom the perspec-

tives of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.

Key words:endangered language;language vitality ;Xianren Tujia ethnic language

　　语言活力 (language vitality), 又称语言的生命

力 , 是指一个个具体语言在使用中所具有的功能。

不同的语言 , 由于社会、 历史、 文化等制约条件的

不同 , 以及语言本身特点的不同 , 其具有的功能也

不相同。语言活力包括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、 范围

的大小、 使用频率的高低 、 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等。

濒危语言是一种语言功能逐渐衰退的语言 , 研究濒

危语言的活力 , 有助于认识濒危语言的共时特点及

历史演变规律 , 有利于对其演变趋势作出科学判断。

本文即以湖南省保靖县仙仁乡土家语 (以下简称仙

仁土家语)为个案 , 研究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。

一 、 仙仁土家语的保留情况

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。土家族共有人口

570余万 (1990 年统计数), 其中湘西北 179.4 万

人 、 鄂西南 102.8 万人、 渝东南 107.6万人 、 黔东

北 102.8万人。就整个土家族地区而言 , 目前语言

使用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:第一 , 转用汉语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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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%以上的土家族人都已转用了汉语 , 成为汉语单

语人。湖北 、 重庆和贵州的土家族人都属于这一类

型。第二 , 汉、 土双语型。湖南龙山、 永顺 、 保靖、

泸溪等县的少数乡镇土家族居民仍保留土家语 , 这

些地区的土家族人大都熟练使用汉语 , 而且还能讲

土家语 , 成为汉 、 土双语人。在这一地区 , 汉语占

有强势地位 , 其使用功能远远超过了土家语。从土

家语使用的整个情况看 , 大部分土家族人已不使用

本族语 , 极少数仍在使用的地区也明显呈现出衰退

的趋势 , 土家语成为一种濒危语言。保靖县仙仁乡

即属于汉 、 土双语型地区 , 在这里 , 土家语不同程

度、 不同范围地得以保留 , 但其语言活力不足 , 主

要体现为语言的使用功能严重衰退 , 语言机制受到

转用语 (汉语)大面积而深层的影响。

仙仁乡人的土家语能力大致可分为 “熟练” 、

“会一点” 、 “不会” 三种程度。“熟练” , 说较少量简

单的土家语 , 但在多数场合已转用汉语。 “不会” ,

指既听不懂也不会说土家语 , 已完全转用汉语。该

乡现辖 7个行政村 , 各村的土家语保留情况各不相

同。具体差异见下表:

上表数字显示:仙仁乡不用土家语的人口已占

一半以上 , 说明这些地区的土家语已走向消亡;

15%的人虽会一点 , 但除个别村外均不常使用 , 也

处于濒危状态;只有 30%的人还能使用土家语 , 但

使用状况不一 , 在青壮年中也出现了土家语功能衰

退的趋势。从地区上看 , 仙仁乡土家语的使用情况

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:

1.土家语保留区 龙头村属于这一类型。龙头

村土家语保留完好 , 主要表现在:(1)使用人数多。

该村使用土家语的人口比例高达 93%, 其中能熟练

使用土家语的人口比例为 66%。同年龄段会说土家

语的人数比例也高于其他村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,

该村一组和八组的 7 ～ 8 岁小孩都是 “一口土话” 。

(2)使用范围广。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土家语作为主

要的交际工具 , 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家庭内部 , 人

们普遍使用土家语。(3)语言能力较好。 20 岁以上

的人能够熟练流利地操持土家语 , 不仅能用土家语

进行日常交际 , 比如打招呼 、 问候 、 询问等 , 还能

用土家语表达出复杂的思想情感。 (4) “喜欢说土

话。” 龙头村人多数认为 “土家人应该会说土话” ,

因为土话虽然 “土” , 但说起来 “自然亲切”。

2.土家语濒危区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科秋 、

小白、 他票三个村。与土家语保留区相比较 , 濒危

区的土家语使用人口逐渐减少 , 使用范围不断缩小 ,

人们的土家语能力也普遍下降。统计数据显示 , 三

个村操土家语 “熟练” 者的比例分别是 45%、

29%、 21%, 大大低于龙头村。以他票村为例 , 该

村操土家语 “熟练” 者的比例只有 21%, 其他 79%

的人都已转用汉语。在日常生活中 , 只有老年人与

老年人同辈之间交谈时才使用土家语;代际之间 、

中青年及小孩同辈之间都已转用汉语。在这一地区 ,

汉语取代了土家语成为日常的主要交际工具。父母

不再给孩子传授土家语 , 但与保留区情况不同的是 ,

这里的孩子找不到自然习得土家语的环境和途径 ,

也就不可能在语言习得期学会土家语。这就势必造

成语言传承的断代 , 致使土家语的保留出现断层 ,

走向濒危。

3.土家语残留区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仙仁、 米

溪 、 宋家三个村。在这些村里 , 土家语已基本不使

用 , 本村人已不会说土家语。能够熟练使用和会一

点土家语的少数人均是从龙头、 他票、 科秋村嫁到

当地的新老媳妇。她们在夫家时说汉话 , 回娘家时

才说土家语。因为长期生活在汉语区 , 她们的土家

语能力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, 她们的下一代也全都使

用汉语。可以这么说 , 这一地区本土已不具备产生

土家语母语人的环境和条件 , 不能 “自生” ;会说土

家语的少数人是外来人口 , 全靠 “注入” 。

而总体说来 , 仙仁乡之所以现在还保留有土家

语 , 其原因概有如下两点:

1.“孤岛” 地势 仙仁乡四面环水 , 东有细他

河 , 南有尧洞河 , 西有谭家河 , 北有梳头河 , 加之

平均海拔高于周边地区 , 因而在地理上形成 “孤岛”

地势。这种地势 ,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势必形成与外

界的隔绝。 1989年仙仁大桥建成通车 , 仙仁乡才结

束了村民外出要渡船淌河的历史。在这之前 , 人们

外出非常不便 , 所以大部分居民一生都困在这个与

外界隔绝的小 “孤岛” 。 2002 年 , 保靖县其他乡镇

基本都已实现了 “村村通公路” , 而仙仁乡七个村除

乡政府所在地科秋村和小白村外 , 大都还未通公路。

仙仁乡 “孤岛” 地势所导致的偏僻隔绝、 交通不便

的局面 , 一方面形成了土家语生存的天然土壤 , 另

一方面降低了土家语与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频率 ,

减弱了语言竞争给土家语生存造成的负面影响 , 从

而使土家语能留存下来。

2.“死水” 经济　仙仁乡是保靖县最贫困的乡

镇之一 , 也是全县乡财政补贴最多的一个乡。该乡

经济结构不合理 , 农业中种植业占了 70%强 , 第

二 、 三产业十分薄弱。 2001 年全乡人均收入 680

元 , 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1 270 元低了 590 元。

全乡还有 47.2%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。农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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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惯于刀耕火种、 广种薄收的传统耕作方式 , 以种

植粮食作物为主。该乡一直没有集市 , 老百姓赶集

要到阳朝乡或古丈县断龙乡 , 或者去县城。由于经

济发展严重滞后 , 物质交流渠道不通畅 , 导致社会

发展缓慢 , 人口流动少 , 客观上为土家语的保留创

造了条件。

总之 , 仙仁乡还能不同层次地保留土家语 , 其

原因可以概括为 “交通不便、 经济落后” 八个字 ,

而其对外关系的表现则是 “闭塞” 、 “守旧”。

二 、 仙仁土家语的逐步衰退趋势

仙仁乡虽然目前尚保留有土家语 , 但由于社会

的进步 、 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、 汉语文教育的逐步

普及 , 兼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, 土家语的使用功能

正处于逐步衰退之中。语言功能的衰退反映在语言

使用功能 (主要指一种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、 使用

范围的大小以及使用频率的高低等)和语言本体两

个方面 , 土家语功能的衰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

面:

1.使用人口减少 据当地人介绍 , 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成立初期 , 仙仁乡几乎人人都会说土家语。而

现在 , 仙仁乡共有人口 3 981人 , 在日常生活中经

常使用土家语者只有 1 193 人 , 只占到全乡总人口

的 30%, 其他 70%的人都已转用了汉语。

2.使用范围缩小 据当地老人回忆 , 他们小的

时候 , 土家语还是仙仁乡主要的日常交际工具 , 广

泛运用于社会的各种场合。但现在的问卷调查显示 ,

除个别村寨外 , 在各种公众场合 , 诸如生产劳动、

集会、 广播 、 学校 、 政府等 , 人们都已普遍转用汉

语 , 只有极少数家庭内部仍使用土家语。在已转用

汉语的地区 , 土家语只在上了年纪的人中打招呼或

聊天时使用。从不同村落的土家语使用情况来看 ,

只有龙头、 科秋 、 他票几个村在不同年龄段中还有

人使用土家语 , 小白、 仙仁、 米溪 、 宋家等村居民

都已转用了汉语。

3.使用频率降低 在土、 汉双语地区 , 除了汉

语运用能力较差的老年人仍以土家语为主要语言外 ,

大部分人都以汉语为主要交际工具。由于时代的发

展和进步 , 各种新鲜事物不断出现 , 土家语受自身

语言系统的制约 , 逐渐不能适应人们传达信息的需

要 , 而不得不转用汉语来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看

法和认识。因而在日常交际中 , 土家语的使用频率

不断降低 , 汉语逐渐取代了土家语而成为仙仁乡的

主要交际语言。

4.语言传承的断代 语言使用的历时运作 ,

是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传承。语言传承有两条途径:

一是家庭传承 , 即由父母向下一代传授母语;二是

社交传承 , 即儿童从社会交际中学会母语。一种语

言的兴衰 , 必然会波及到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上;

家庭不同成员的语言状况 , 能够反映一种语言活力

的走向。但由于某种原因 , 语言传承也会出现断层 ,

使语言的使用不能延续。仙仁乡土家语在语言传承

过程中 , 有的地区保持了其一贯的 、 必要的连续性 ,

有的地区则出现了断层。从家庭用语上看 , 有的父

母已不将自己的母语传给下一代 , 而让子女学习汉

语。其原因主要是父母认为土家语用处不大 , 别人

听不懂 , 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和工作。即使在土家语

存留情况比较好的龙头村 , 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也

都不再向子女传授土家语 , 所以这些地方的孩子第

一语言是汉语 , 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土家语。在测试

中我们发现 , 20岁以下的青年人的汉语能力高于土

家语能力。母语习得后于第二语言的这种现象 , 在

其他村也有出现。但值得注意的是 , 在土家语濒危

区和残留区 , 语言传承的断代就等于语言的转用。

因为这些地区已转用汉语 , 不可能提供从社会交际

中习得土家语的语言环境。

5.母语能力与年龄大小呈正比 同一个家庭

内 , 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有着不同的语言选择和语

言能力 , 母语能力与年龄大小呈正比 , 土家语的传

承出现了断层。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差异 , 在不同

年龄段上表现出以下共性:

(1)60岁以上: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是保存土

家语最好、 语言能力最强的一代 , 属于 “土>汉”

双语型 (“ >” 表示前者语言能力大于后者 , 反之亦

然)。他们的第一语言是土家语 , 能流利地用土家语

交际 , 其中有些人能用土家语讲述本民族的历史和

传说故事、 演唱本族传统民歌。他们的汉语水平不

高 , 少数 75岁以上的高龄者甚至不会说汉语 , 如在

仙仁小学食堂帮工的龙先生 , 科秋村人 , 70多岁 ,

生活范围仅限于本乡 、 本村 , 一辈子只去过几次县

城。他多数时间使用土家语 , 仅会听说一些简单的

汉语生活用语 , 与不说土家语的人交流有困难。

(2)40至 60岁:汉语能力与土家语大致相当 ,

属于 “土=汉” 双语型。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不同的

场合、 与不同的对象交际时 , 能自如地交换使用土

家语和汉语。他们对土家语有感情 , 只要一有机会

就说土家语。如龙头村四组的彭明弟 , 男 , 52岁 ,

生活圈主要在本村 , 有时也去保靖县城和邻近乡镇 ,

土家语和汉语都说得很流利。

(3)20至 40岁:“土<汉” 双语型。处于这一

年龄段的人汉语能力强于土家语。只能听懂土家语 ,

但不能流利地表达 , “听” 的能力强于 “说” 的能

力。土家语词汇量小 , 只会用一些最基本的词 , 说

话中夹杂大量的汉语借词。并且只能用有限的简单

句型来造句 , 语言不生动。但他们的汉语能力较强 ,

能用汉语自由交谈 , 与使用母语相比 , 能更明确地

表达意愿。这部分人有开放的生活圈 , 不固守乡土 ,

许多人长期在外工作或打工。如龙头村的龙老先生

一家的四个孩子都属于这种类型 , 但四个孩子相互

间土汉语言能力又不等:大儿子 , 35岁 , 能听懂土

家语 , 并能说少量生活词汇;二儿子 , 33 岁 , 只能

听懂浅显的土家语 , 不会说;三女儿 28岁 , 四女儿

25岁 , 都仅能听懂个别土家语词汇 , 但不会说。这

一辈人也是双语人 , 但语言能力失衡 , 第二语言能

力强于母语能力。

(4)20 岁以下:是土家语能力最弱的一代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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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家语 “听” 、 “说” 能力都很差 , 少数人能听懂和

说简单的词语 , 大部分已放弃土家语而转用汉语。

他们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 , “听、 说、 读、 写” 都不

错 , 在各年龄段中汉语语文能力最好。如龙头小学

五年级学生龙柳 , 女 , 12岁 , 从小说汉语 , 不会说

土家语 , 只能听懂几句土话。

6.语言本体状态呈衰退趋势 仙仁土家语由于

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 , 无论是词汇还是语音 、 语法 ,

逐步向汉语靠拢和趋同。在词汇方面 , 汉语借词被

大批借入 , 有不少已经进入土家语词汇的核心领域。

借词和本语词大量并用 , 而且大部分借词已处于优

势地位 , 使用本语词造词能力削弱 , 本语构造的词

日益减少。在语音方面 , 当地汉语的一些特点也影

响了土家语的音位系统 , 如塞音、 塞擦音声母变读。

语法方面 , 汉语的宾动语序已进入了土家语 , 复合

句的连词大都使用汉语借词等。(详见拙文 《濒危语

言的语言状态:仙仁土家语个案分析》 , 待刊。)

基于上述状况 , 我们分析认为造成仙仁土家语

濒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:

1.地处汉语单语区的包围之中 仙仁乡位于保

靖县东南部 , 距县城 25公里 , 东与古丈县双溪乡交

界 , 南与葫芦乡新明村接壤 , 西与涂乍乡让落村隔

河相望 , 北与古丈县断龙乡白溪村相连。周边虽都

是少数民族地区 , 但均较早地转用了汉语 , 成为汉

语单语区。在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 , 周

围的汉语区对仙仁乡的语言使用不断发生影响 , 汉

语在这些地区的活力呈不断上升趋势 , 有些地区土

家语已被汉语所逐步取代。现阶段 , 仙仁乡不仅被

汉语区所包围 , 而且汉语已经浸入到其内部 , 汉语

凭借其强大的交际功能已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使用人

群、 越来越广的使用范围 、 越来越高的使用频率 ,

这就势必造成土家语使用功能的衰退 , 走向濒危。

2.尚进求变 仙仁土家人经历了长期的贫穷落

后之后 , 思变之心迫切。为了改善生活 , 他们积极

向汉族学习 , 通过掌握汉语文来学习先进的科学知

识和生产经验。改革开放以来 , 出外打工、 做事已

成为一种改善生活、 改变现状的重要途径 , 已有不

少本乡人走出了仙仁小天地。他们十分明白 , 要走

出仙仁乡就必须学会汉语。他们认为 , 实现美好生

活与使用什么语言相比 , 前者毕竟更为重要。对于

汉语的认同和接受 , 必然会影响到对母语的使用。

3.长期接受汉语文教育 土家族由于分布上与

汉族相密切联系 , 也就不断受到汉族的影响 , 加上

有本族语言而无本族文字 , 以及族称长期未被确认 ,

因而很早就接受汉语文教育。据史料记载 , 元明两

代中央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后 , 大兴儒

学 , 规定一社 (50户)设学一所。明洪武二十八年

(1395 年), 中央王朝下令 “诸土司皆立县学” 。弘

治十年 (1497年)进一步规定 , “土官应袭子弟 ,

悉令入学 , 渐染风化;不入学者 , 不准承袭” 。解放

前 , 他票村就设有私塾 , 学制三年 , 老百姓筹钱、

筹米请外地汉族老师来授课 , 主要学习 《三字经》 、

《百家姓》 、 《诗经》 等。其他村如科秋 、 龙头、 仙

仁 、 米溪等 , 设有洋学堂 , 教授语文、 数学、 音乐 、

美术、 体育等课程。随着汉语文教育的推广 , 汉文

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成立后 , 学校汉语文教育的进一步普及 , 以

汉语为媒介语的现代化传媒的传入 , 改变了仙仁人

传统的生活方式 , 也加快了人们语言转用的速度。

4.母语观念淡薄 1956年 11月 , 通过民族识

别 , 土家族被正式确认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, 土

家人逐步把民族成分由 “苗” 或 “汉” 恢复为 “土

家” 。但由于长期与汉民族相处 , 土家人的民族意识

不强烈 , 特别是在已转用汉语的地区 , 普遍认为自

己与汉族没有多大差别 , 说同样的话 , 穿同样的衣

服。民族意识与语言观念是紧密相关的。仙仁土家

族的这种民族意识 , 决定了他们必然具有一种开放

的语言观念。语言观念 , 也称语言观或语言态度 ,

是指个人或集团 (包括方言区、 民族)对某种语言

的价值评价及其行为倾向 , 包括如何认识和理解某

种语言的地位 , 对某种语言怀有什么样的情感。土

家人认为土家语的消亡是自然现象 , 并乐意学习和

使用汉语。土家人热爱自己的民族 , 但不主张创造

土家文字 , 他们认为汉语用处大 , 所以能积极学习

和使用汉语。

对于土家语的消亡 , 仙仁人有三种不同的态度。

第一种 , 认为 “无可奈何” 。持这类看法的人年龄一

般在 40岁以上。他们认为土家语不能代代相传下去

是因为土家语的用处没有汉语大 , 所以土家语肯定

会失传 , 人们也无能为力。他们对孩子们放弃土家

语而选择汉语从不加干涉。科秋村王家寨的龙万晓 ,

男 , 49 岁 , 初小毕业 , 农忙时在家务农、 做小工 ,

农闲时外出到怀化 、 常德地区打工。他认为 , 土家

语消亡的确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, 但大家都没有办法。

但他还认为 , 土家语仍然有些用处 , 比如村里人在

一起说土家语会感到亲切。第二种 , 认为 “无所

谓” 。持这种态度的多是年轻人 ,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

使用汉语 , 汉语能力比土家语要强。他们认为 , 土

家语没有用了 , 所以消亡是自然的事。小学教师龙

泽光的四个女儿均转用了汉语当地方言 , 有的在学

校还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和英语。汉语给他们的学习 、

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 , 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

到自己生活的社区中去 , 因而土家语的消亡对于他

们来说无关紧要。第三种 , 认为 “土家语应该抢救

和保护” 。持这种认识的是少数土家族知识分子。他

们出于对保存语言的理性认识 , 认为土家语是土家

民族特征的体现 , 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载体 , 又是

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财富 , 因而呼吁对土家语进行及

时的保护和抢救 , 使用各种现代化手段把土家语记

录 、 保留下来。

总的来看 , 仙仁乡土家人具有开放的语言观念 ,

能够理解、 接受土家语的濒危事实 , 接纳第二语言

即汉语进入。这种语言观念必然会加快土家语消亡

的速度。

三 、 仙仁土家语研究的语言学价值

通过对仙仁土家语的定性定量调查分析 , 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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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出了如下关于仙仁土家语研究价值的认识:

第一 , 对仙仁土家语的调查显示 , 濒危语言有

不同于非濒危语言特点。土家语是一种濒危语言 ,

其特点主要是语言活力处于逐渐衰退之中 , 濒临消

亡。其衰退不仅表现在语言使用人口大幅度下降、

使用范围大面积缩小、 使用频率急速降低、 母语传

承断代等方面;而且在语言本体状态上受转用语的

严重影响 , 向转用语靠拢和趋同 , 在很大程度上改

变了固有的基本特点。这是濒危语言的类型学特征。

第二 , 土家语的衰退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。

仙仁乡保留了土家语衰退不同阶段的立体层次 , 从

平面上反映了土家语走向濒危的历史轨迹 , 从中可

以窥见土家语是如何从广泛使用到逐步衰退 , 并能

从中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。

第三 , 土家语走向消亡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不仅

有其社会发展需要的根由 , 还有其语言演变的自然

规律。土家人认为土家语的消亡不可避免 , 符合与

时俱进的客观规律。但一种语言的消亡毕竟是人类

文化的损失 , 因而除了延缓其消亡的时间外 , 还应

设法记录保存现今还存在的土家语语言资料。

第四 , 濒危语言研究有其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价

值。比如:濒危语言的演变有什么不同于非濒危语

言的特点 , 特别是在语言本体状态上有什么特点;

濒危语言传承有哪些特点;濒危语言的母语概念应

如何确定;濒危语言的语言转用有什么规律;在语

言规划中 , 对濒危语言应持什么观点和对策等。

第五 , 仙仁土家语研究启示我们 , 濒危语言研

究应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本体状态两方面进行。

社会历史条件的研究主要用于揭示造成濒危语言的

客观条件;而语言本体状态研究在于揭示语言本身

的变化。对前者 , 过去已做了一些研究工作;而关

于后者的研究 , 目前尚处起步阶段 , 应多下工夫。

四 、 结　　语

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, 总是会与别

的语言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接触和联系 , 并

且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地发展变化。不与别的语言发

生任何联系 , 或不受其他语言影响的 “纯语言” 是

不存在的。语言转用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 , 并与语

言影响 、 语言兼用存在密切关系。语言转用是一种

语言功能关系 , 必定要经过一个双语阶段 , 发生深

层次的语言影响。

历史上 , 语言转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 ,

许多国家和民族曾全部或局部地出现过语言转用。

由语言转用而引起的后果具有两面性 , 其积极方面

体现在: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 , 不管选择

使用何种语言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交际服务。语言转

用的程度和转用什么语言都是由现实需要决定的

(殖民主义在语言政策上实行的强制手段除外)。如

果一种语言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交际需要 , 给

人们之间的交流造成了障碍 , 也就是说 , 这种语言

的使用功能已极度减弱或者丧失 , 那么人们会选择

另一种语言来取代它行使交际功能。这时 , 语言转

用能够发挥出积极效用 , 以满足交际的需要 , 促进

社会的进步。而语言转用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:语

言转用意味着语言使用者放弃原来使用的语言 , 会

导致这种语言的消亡。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部鲜

活的民族史 、 文化史。语言当中包含着对经济结构 、

法律、风俗习惯 、 物质文化形式和国际关系的反映。

雅各·格林在 《德语史》 中说到:“有一种比骨骸 、

武器、 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 ,

那就是他们的语言。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充分呼吸 ,

哪里存在着语言的声响或者保存语言的碑铭 , 哪里

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同邻族关系当中一切不明

白的地方就会消失。” 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 , 该

民族的历史文化、 神话传说故事 、 生产经验都是通

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。所以说 , 语言转用带来的

语言消亡 , 是历史文化财富的巨大损失 , 是不可挽

回的。

土家族 95%以上的人口都已经转用了汉语 , 属

于主体转用型。土家族的语言转用有其历史和现实

的原因。当今随着社会、 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 ,

尤其是 “西部大开发” 战略的实施 , 土家族语言转

用的速度将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得多。由

于语言的转用有两面性 , 因此 , 我们要正确分析和

对待土家族的语言转用问题。土家族转用汉语是历

史的客观必然 , 是民族要求发展经济、 追求进步的

表现 , 体现出 “与时俱进” 的时代精神。我们要承

认和接受这一事实 , 积极帮助土家族人民学习汉语 ,

学习科学文化知识。当然 , 我们也不能对土家语的

濒危所带来的历史文化危机视而不管。由于土家语

有语言而无文字 ,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现代

化的科技手段积极抢救 、 保留土家语资料 , 尽可能

延缓其衰亡过程。

后记:这篇论文是我们亲自到仙仁乡作田野调

查之后写成的。仙仁乡中心小学原校长龙泽光先生

等给予了我们大力帮助 , 吉首大学杨再彪副教授自

始至终与我们一起调查。在此向帮助过我们的朋友

表示真挚的感谢。

(责任编辑　洪　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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